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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如此的热烈、奔放！五月的飞雪刚捎
来你的音讯，就见你步履匆匆地踏访藏北的山
山水水。

整个严冬,疾厉的寒风经常夹裹着浓重的
铅云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瞬时让天地变了颜
面。大风像嗜酒的汉子，晨昏不辨，终日东游西
荡，惹人生厌。每年四、五月的第一场落雪总是
带来天宇廓清的好天气。极目远眺，温热的气
息在白天的空气中弥散开去，沙尘漫漶的景象
消逝得无影无踪。深邃的苍穹下，唐古拉山脉
峰峦叠嶂，顶戴着千年积雪，轮廓明净洗练。积
雪开始消融，金黄色草地上留下斑斑的残雪，在
升腾的空气中一眼望去，如同万千条飘动的哈
达。牛羊贪恋这丰美的草料，从大清早一直悠
闲地吃到日薄西山。过不了多久，大地便是一
袭葱绿色的新装，上面缀满了星星点点的野
花。羌塘大地所迸发出的活力，就像有人猛地
吼起一支信天游，千沟万壑紧跟着回旋应和，春
的情怀顿时濡染了一道道山梁，一条条溪流。

我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已经待了三个年
头，这是我所熟知的羌塘的春。岭南的油菜刚
打过春就陆续盛开了；逶迤向北过了秦岭，三
月秦川道中迎春花也随处可见；即使是山水阻
隔的青海湖，也终会受到春风的眷顾开始解
冻。这里的春天却不同，她来得晚，只能做短

暂的逗留。植物的返青时间仅有极短暂的三
个月，要在这么短的季节里完成萌发、生长、开
花、结籽、成熟的全过程，每一颗生命要付出多
少的艰辛努力！一股温润的东风为什么会在
羌塘产生如此巨大的魔力？是因为羌塘大地
经受了漫长的严冬的折磨，是因为她的心中郁
积了太多太深的期盼。所以，春天只一个轻轻
的呼唤，她就立刻焕发出勃勃生机。这是李白
在失意流放途中喜遇赦免，“轻舟已过万重山”
的欢快；是杜甫在困顿流离之中喜闻官军收复
蓟北，“漫卷诗书喜若狂”的酣畅。

这个季节，很多牧人赶着牛羊离开僻风的
山坳，携带帐篷、食品，举家追赶春的步伐转场
放牧。我亲眼见过许多的藏族儿童，在旷野中
欢快地追逐嬉戏。这片贫脊土地，给他们提供
了赖以生存的一切物品；他们从小就习惯了这
里的恶劣环境，这就难怪他们禀性剽悍勇敢。
一位年迈的牧人说，你们城市太偏远了，这儿
有牦牛和羊群，有醇香的酥油茶，是世界上最
好的地方。勿庸置疑，这表达了羌塘儿女对生
养自己的土地最真挚的感情。

闻及此言，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
个画面。在海拔4700多米风火山山腰，有几间
不起眼的房子。它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是世界上唯一的高海拔多年冻土区定位观测
站。40多年来，观测站工作人员驻守在这里，抱
定了对共和国铁路建设事业的坚定信念；有的
工作人员就是当地人，他们甚至只有一个再也
简单不过的逻辑——青藏铁路终会修到自己的
家乡。他们连续测取1200多万个数据，奠定了
我国科技工作者最终破解高原冻土这一世界难
题的坚实基础。我们不难想象，在这万丈阑冰
的孤寂中，他们对每一个春天有着怎样深情的
守望。又一个春天降临在这里，2001年6月29
日青藏铁路几经周折终于开工建设了！这几
年，我亲眼目睹了建设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羌
塘，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筑起高原的脊梁，改换
了春的容颜。看哪，藏北的群山没有一座突兀
在外，一个个圆墩墩的，看似不甚高，但实际上
却拥有无与伦比的高度，就像建设工地上的员
工，他们没有峥嵘的锋芒，但拧成一股劲，却有
着伟大的无可比拟的创造力。

青藏铁路像什么？它是飞天袖间撒落的
一串花瓣，是羌塘大地永驻的一个春天。

（作者单位：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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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之余闲步王城公园中，
王城公园又名洛阳王城公园，因
修建在东周王城遗址上而得名。
黄昏的公园里，没有了白日里的
熙熙攘攘，增添了一份幽静寒凉，
身边划过牡丹的芬芳，不觉想起
唐人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
开时节动京城”的诗句，对这座城
市的惦念完全因为牡丹，我喜欢
牡丹，不仅仅是因为她贵为国花，
更多的是因为儿时的记忆——记
得那时外婆的院子里就有一棵很
大的牡丹树，每到花开季节总是
满院的牡丹花香，成群结队的蜂
蝶纷纷扰扰，而我就经常坐在牡
丹树下打蜜蜂，将它们打下来看
有没有蜂蜜，或者尝一尝蜜蜂采
集的花粉，虽然经常被蛰，但总是
乐此不彼，毕竟能尝到甜头，看我
脸上沾着花粉，外婆总是笑骂我
馋虫，而如今，一晃已经过去很多
年，那颗牡丹树也因舅舅翻修院
落早已不在，外婆也已离世多年。

十年前因为转车在洛阳逗留
了片刻，也一直是心心念念放不
下的四大古都中唯一没有驻留的

古城，还曾经很多次想象过这座
古城的模样。不曾想因洛阳市轨
道交通的建设，如今竟能信步这
里的大街小巷。清晨，大街小巷
里各样的吆喝声不绝于耳，各式
的餐点在叫卖声中兜售一空，和
友人随便找了一家早餐摊位坐
下，听着同桌的几个人呼哧呼哧
的吸溜着胡辣汤，于是我也学着
试了试，不想却被胡辣汤纯粹的
胡椒味儿呛了个半死，只差一口
气没上来，伴随着不断的打嗝，合
着葱油饼囫囵吞下肚子赶紧逃
离，可能这也是异乡人有别于本
地人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到达项目部的第一天，很奇
怪的发现地处城市里，附近竟然
有人家养有公鸡，六点多就被打
鸣声从梦中唤醒，只好起来，进

而开始一整天的忙碌。迎来送
往，各种琐事，楼上楼下的忙碌，
当然，不仅仅是我如此，工程人
尽是如此的。城市轨道项目很
少能有住在公寓里式大楼里的，
用同事的话说就是“这是上班十
多年来第一次住这么高大上的
房子的项目，猛一进来还有些不
适应了。”的确，自参加工作以
来，不是彩钢房就是集装箱，要
么就是城中村的民房，甚至是帐
篷，对于习惯着各式各样的简易
住所的我们而言，突然入住这样
的公寓式大楼，还真让大家有些
无所适从，说到这突然觉得有些
心酸，为自己背井离乡的风里来
雨里去的辛苦，为太久不能侍奉
双亲抚育孩子，不能陪伴家人而
辛酸。记得在一位同事的婚礼

上司仪问了同样是一局工程人
的新娘父亲一句话“不知道叔叔
还记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给自
己的女儿一个拥抱了，今天女儿
就要嫁人了，是否要好好拥抱一
下自己的女儿呢”，这场景让在
场的所有工程人泪奔。细想，确
实很久很久没有拥抱过孩子拥
抱过爱人拥抱过至亲之人了，或
许我们在天南地北的忙碌的时
候，妻儿真的是在千盼万望中在
心里数落着我们的久久不归，却
也心疼着我们的辛苦，思念着身
处异乡的我们。

耳边总能听到“嫁人不嫁工
程郎”的话语，可依然有那么多的
女子下嫁于我们这个群体之中，
我想，这不仅仅是爱，应该还有勇
气，有坚毅和理解。想趁此向天
下工程人的家人们说一声“谢谢
你们”，我想以牡丹的名义，将深
埋心中的爱遥寄给你们，愿家人
安康，愿一局人安康，愿天下工程
人安康！

（作者单位 新运公司）

以牡丹的名义
胥经伟

三月，日子似乎过得快了好
些，牛年的开头一下子就没了影。
随着日复一日机械式戴口罩的动
作，对生活的感知也变得有些迟
钝，虫子的聒聒噪噪，鸟儿的飞了
又来，乃至月亮的圆了又缺……统
统没有注意到。

三月初一的晚上，和往常一样,
下班往宿舍走，乌黑昏暗的天空，
突然闪过一瞬亮光，头顶上方那一
片不大的天空，猛的传来一声炸
雷，雷霆炸裂般发出巨大巨响，整
个人都震悚起来。在这座城市已
经度过三个春天，记忆中似乎从来
没有听过如此响亮的雷声，竟看得
这夜空出神了——上次停下脚步
这么看天空，还是两年前了——小
区里没有路灯干扰，天空看着要清
晰些，夜幕下层层的乌云开始聚
集，一场大雨即将而至。远处的天
空好像竞争似的，抓住机会起了
头，闪电划破长空，直愣愣的向大
地劈去；少顷，轰隆隆的炸雷便传
了过来，车水马龙的公路上机械的
声音随之被覆盖。

春雷炸开了头，山城的春雨也就紧随其后步履匆匆地
来了。记忆中最多的春雨是在古诗文里，都是温柔的：在杜
子美笔下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刘长卿笔下是

“细雨湿衣看不见”；在韩退之笔下是“天街小雨润如酥”；在
志南和尚笔下是“沾衣欲湿杏花雨”。解缙的打油诗里还说
过“春雨贵如油”。山城的春雨显然不理文人的这套，大雨
滴急吼吼地扑下来，矜持什么的，是一丝一毫都顾不得了，
胡乱地砸在地上，噼里啪啦，摆明了要扰人清梦，颇有点电
影《大鱼海棠》中暴雨的味道，就差灵婆摸着猫在那里喃喃
自语：“这下边儿脏东西不少，该好好洗洗了。”

晨起，一地细碎的阳光，穿透玻璃贴纸从窗户照了进
来，比往常更加明亮。一夜的洗礼，树冠变绿了许多，就连
空气也带着香甜的味道，即便是透过口罩也能体验到久违
了的清新。

我一直觉得，雷雨是春天的使者，打了雷，下了雨，才
算是春天来了。动物在雷声中找回活力，雨水给草木带来
生机，一切都在这强烈的信号面前复苏，重现先前风光的
模样。与这景色相适应，曙光和春天一起到来，这雷雨，应
该也是大自然的祝贺吧。

就像歌里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彩虹……”
（作者单位：桥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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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换了宿舍以后，我和泵车司
机韩师傅成了邻居。韩师傅大概五十
岁上下，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每天
见面，他都会给我讲几句做人的道理，
讲一讲他年轻时曾经走过的一些弯
路，最后往往总结性地说：“傻小子，别
丧气，你还年轻，大有前途着呢！”

韩师傅喜欢喝酒。在他房间的角
落里放着一只塑料酒桶，里面总是存
放着他自己配制的美酒——从幽深小
巷里淘来的陈年佳酿，混合上枸杞、大
枣、桂圆与冰糖。酒香四溢，色泽艳
丽。那酒，闻之辄醉，醉辄无以自拔。
工作不忙时，韩师傅常把我一叫，两个
人坐在简易桌旁对饮。气氛虽无大诗
人聚会般激情澎湃，亦无才子佳人幽
会时柔情缱绻，但个中滋味，非亲自坐
下来喝一碗不能体会。

每次喝酒时，线团儿就乖乖蹲在
我们脚边，抬头仰望着我们。

线团儿是韩师傅养的一只小花
狗，抱回来时只有一点点大，大家都叫
它“花花”。而我一直认为那名字太过
俗气。美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
里，有一只狗叫线团儿，形容狗小巧玲
珑，像线团儿一样可爱。于是我不管
小花狗是否喜欢，就硬是把那名字强
加给它了。

每当我从食堂打饭回来，线团儿
就远远地跑来，围着我转圈，翘起前爪
抓我的裤子。如果心情好，我就蹲下
身子一边抚摩它脊背上凉瓦瓦的长
毛，一边把碗里的肉片挑出来给它
吃。若是心情不好，就用鞋底招呼它，
把它赶开，以免弄脏裤脚。但无论我
的心情是好是坏，无论招呼它的是肉
片还是鞋底，下次遇见我，听见我的口
哨或歌声，它都会不记前嫌地飞奔过
来，用它特有的方式欢迎我这个朋友。

六月份从东北老家回来，我的心
情一度很差。家庭的烦恼，工作的不

顺，年轻人情感的落寞孤寂……种种
愁绪困扰着我。一个个孤单冷清的夜
晚，我从外面回到同样缺乏欢乐与温
暖的宿舍，面对远处工地上昏黄黯淡
的灯光，往往悲哀得一塌糊涂。人活
在这个庸扰不堪的世界意义到底何
在？为什么我所醉心的一切皆离我远
去，为什么我再努力也终究留不住一
些我所向往的东西？这样的问题一路
想下去，直到天光大彻，也得不到让自
己内心平静一点的答案。大多数时
候，我实在伤感得不行，简直快要流下
泪来了，于是从楼道里把线团儿拖出
来，把脸靠在它的脊背上。它从梦中
惊醒，注视我沮丧的脸。它默默地把
我的手指含在嘴里，用锋利的牙齿轻
轻错咬，却从不曾把我咬痛。我和它
保持这种安静的姿态一个小时或更
久。直到我觉得自己心灵的某一个地
方豁然开朗，种种不快如冰雪消融、春
暖花开，才松开它，带着刚刚涌上来的
睡意拧开宿舍的房门。我对自己说：

“晚安,明天是新的一天！”而我的线团
儿，重新蜷进楼道的阴影里，安然进入
梦乡。

九月底，韩师傅工作调动，要到忠
县去。知道他调走的消息，是在他临
行前的中午。我从外面拿着一大把发
票回来，等待下午上班找领导签字。
韩师傅站在阳台上，嘴里叼着一支“白
沙”烟，看见我回来，他大声喊：“小
张，中午过来喝酒。”韩师傅炒了几个
菜，三荤一素一汤，我进屋时，他正把
一块最大的排骨扔给线团儿。等我坐
定，他端出一碗被枸杞浸成红色的酒，
示意我喝下去。由于下午还有工作，
我很为难。我对韩师傅说：“韩师傅，
今天就不喝了吧？中午喝酒对身体不
好！”他愣了一下，没说什么，只是用筷
子又夹了一块排骨扔给线团儿。过了
一会儿，我听见他对着线团儿喃喃自

语：“花花啊花花，真舍不得你！要是
单位派车，我一定把你一起带走。可
是……哎!我走了，你千万不能到处乱
跑。村子里嘴馋的人太多，你要是让
他们抓住，准把你给吃了。”我抬起头，
惊讶地问：“韩师傅，你要调走了？”他
点点头。线团儿似乎也听懂了，它放
下嘴里的排骨，用眼睛不住打量我和
韩师傅，发出呜呜的悲哀的叫声。我
弯腰摸了摸它的脖子，它不肯理我，而
是慢慢踱到韩师傅身边，用身子蹭韩
师傅的腿。我直起身，端起桌上的酒，

说：“韩师傅,来，我们喝酒。”“中午喝
酒不是对身体不好吗？”韩师傅微笑着
问。“对身体不好，可是对心情好!”我
回答。

韩师傅走了。在我们这样的流动
单位，一个人的离开和一个人的到来
都是悄无声息的。早上起床时，工地
一切照旧，斜拉桥主塔照样高耸入云，
各种大型机械照旧轰鸣不休。惟有关
系比较好的朋友在临走时送上依依惜
别的拥抱，而那拥抱的温度，也在这烟
雨蒙蒙的季节，完全消散在濡湿的空
气里了。

韩师傅走了，电工谷师傅收养了
线团儿。可线团儿丝毫不领情，每次
趁谷师傅不注意，它就又跑回我们宿
舍，对着韩师傅上了锁的房门眼巴巴
地张望。谷师傅实在没有办法，只好
做了一个项圈套在它的脖子上，用铁
链把它栓紧。

那段时间工作特别忙，我整天不
在工地，几乎淡忘了它。直到一天早
上，一个朋友对我说，去看看线团儿
吧，看样子它就要死了。我这才大吃
一惊，匆匆忙忙赶到配电房去。线团
儿四脚朝天地倒在配电房地板上，眼
睛呆滞无神，毛色很灰暗，看样子真的
奄奄一息了。我的心很疼。它陪着我
度过的那些无眠的长夜尚且历历在
目，把它拥在怀里被它牙尖轻轻咀嚼
的触感也不时在身体里涌现，对着它
轻唱的那些哀伤的旋律、发出的对生

活的真挚的向往还没有忘怀，可它却
已经躺在这本不属于它的地板上，彻
底失去了往日的光芒。我喊它的名
字，它茫然地看了我一眼，仍然静卧不
动，俨然我是一个陌生人。也许在它
的心里面，从来就只有韩师傅一个人，
其他的人永远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它
的主人。我用手摸它的脖子,用指甲挠
它的肚皮，它动也不动。它真的要死
了。

“它怎么会变成这样?”我问。
“那家伙没事，就是闹情绪呢。别

看它一副要死的样子，都是装的，早上
还喂它吃了一大碗猪肺。”谷师傅一边
看电视，一边对我说。

“我想领它出去转转，行吗？让它
看看以前生活的地方，也许就不再装
死了。”我说。

“好吧，你领它去。但是要把它领
回来哟，千万不能松开铁链，一旦跑

了，很难找得回来。”谷师傅千叮咛、万
嘱咐。

我牵着线团回到我们的宿舍。这
里一如以前的样子。一小片竹林，一
小丛栀子花，阳光斜斜映射在二楼阳
台上。以前韩师傅每次工作归来，都
要坐在那里，沐浴着阳光，眯起眼睛吸
一根烟。线团儿开始兴奋起来，它用
鼻子不停嗅着，不时钻进草丛用爪子
扒着什么，并且拼命挣我手中的铁
链。我带着它飞奔起来，一时间惊扰
了树上的小鸟和菜园里的蜻蜓。往昔
那如画的岁月反复推放，我和线团儿
同时沉浸在幸福之中。它的两只耳朵
机敏地立起，舌头也长长地伸出，大口
喘着粗气。

突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
解开栓在它脖子上的项圈，那项圈实
在是太重、太难看，那是与过去的线团
儿完全不符合的一个赘物。线团儿突
然感到脖子上轻松了。它用怀疑的眼
光瞅瞅我，然后使劲摇晃头部，把脖子
上被项圈压得扁平的毛抖得蓬松。我
欣慰地看着它。可是，就在做完这一
系列动作后，它猛然启动，朝着菜园里
的一条小路头也不回地狂奔而去。我
一下子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
白过来，线团儿是在逃跑。我大声喊：

“回来,线团儿!”它理都不理我，朝着那
条它从未涉足过的小路一直向前。我
提着笨重的项圈和铁链，磕磕绊绊追
在它的身后。它跑得很快，跟在配电
房里的奄奄一息大相径庭，我根本追
不上它。不过，每次跑到一个叉路口，
它总会犹豫一下，才决定往哪边继续，
这给我提供了一点时间缩短我们的距
离。可是最终，它从一扇篱笆墙缝隙
钻过去，而我因为个子太大无法通过，
只能失望地看着它的背影叹息。

它却停住了脚步，回头用一种万
般复杂的眼神看着我，那眼神给了我

一点希望。我蹲下身，像之前无数个
日子里做过的那样，伸出我的右手。
我说：“过来,过来线团儿！相信我，我
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知道，你心情
不好。韩师傅走了，你不知该怎么
办。但是，就像我一样，我也会觉得迷
茫，我的生活也经常失去方向。可我
们总要面对，我们不能就此失去勇
气。韩师傅走了，谷师傅也是好人，他
会像韩师傅一样对你。他也会给你洗
澡，给你买好吃的。我也会来看你，像
以前一样给你唱歌。过来！你不能一
个人逃走，没有主人你会变成野狗。
在这个村子里，到处隐藏着危险，他们
会因为你威胁到他们家里的鸡而追打
你，还有一些馋嘴的家伙早就想要吃
掉你。回来，快点回来！”我知道，线团
儿无法听懂我说的话。而我这些话，
本也不是说给它听的，我是在说给我
自己。我在鼓励懦弱的我，就算生活
怎样失去方向，就算前途怎样坎坷迷
惘，我都要坚强。我绝不能做逃兵。
逃走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那种行
为是可耻的。

线团儿把身子塌下去，后腿弓起
来，朝着我凶巴巴地汪汪叫了两声。
我还是执拗地向它伸出我的手。终
于，它想通了什么似的，缓缓从篱笆缝
隙里钻回来，试探性地靠近我，然后伸
出舌头舔我的手心。我抱住它，心里
空荡荡的，仿佛荒芜了一大片。我把
项圈重新套在线团儿脖子上，然后牵
起铁链，慢慢走回配电房去。

我的线团儿，在失去了它的主人
以后，再次失去了它生命中最重要的
一些东西——它曾奔跑过的大地，它
用来掩埋吃剩的骨头的草丛，它嬉戏
于其间的砂石料场，陪它追逐玩耍的
蜻蜓与蝴蝶，以及它最最需要的无拘
无束的自由。

（作者单位 中铁一局机关）

线 团 儿
张玺嘉

那年十五，星星点点，云月相依。苍垠秋
月若晨曦，江涛青山似入秦。纵使千万丝缕
牵，最是佳节甚思亲。山路蜿蜿，踽踽夜行之
时，我与那古人一般，在那座小院借月抒思。

一眼转瞬，犹记初去那时。端月之中飞
于天，穿过那座座峰入云霄的雪山，落地，一
阵神清气爽，四面群山，而抬头望，一片蓝，终
踏于这片净土之地——藏地。奔驰在省道之
上，窗外闪过高山、松林、村落，满眼民族风
情，当然还有车里时不时透进来的清澈阳光，
还有刚上高原已微微阵痛的心脏。铁栅栏
门，低矮院墙，藏式小房，满院绿意，两排板
房，院墙边还有随风摇曳的格桑花，推开门，
这个经过改造的藏家小院就是我今后的奋斗
之地。

不多久，就领略到了这里的不同，从早到
晚气象万变。早晚的丝丝寒意庆幸自己没在
内地火炉中，而中午那看不见的紫外线却很
辣疼，下午狂风暴雨的时候还得时刻注意着，
刚晒的被子可不能变成吸水海绵。晚饭之
后，漫步村中小道，是绝不能动作幅度过大
的，已经适应的同事们，传授着各种经验，也
笑着还不适应要喘着气走路的我。时光漫
漫，过了那段适应期，小院也在心里刻画的愈
加清楚。

中间那栋藏式小房，原来墙面上是有印
花的，弯弯曲曲的线条游走在墙上，还有五彩
斑斓的色彩绽放在木质屋顶之上。小房的南

面是一块长方形的地，主人家在里面撒满了
格桑花种，四季更迭而花开花落。小房的西
面及北面也是改造过的一片地，曲径穿过，苜
蓿满地，绿意盎然，当院墙外的柳树条散发着
嫩绿伸进院子里时，也是点缀。

从小院的后院墙望过，刚好有一藏地特
有的经幡塔，去工地的路上，最幸福的莫过于
看到大雨过后经幡塔上在彩虹下飘扬的风马
旗，仿佛是要将祥瑞散布在藏地一般。后院
之后是一片平滑的江滩沙地，当然边上就是
那养育着无数藏地儿女的雅鲁藏布江，它也
如母亲一样，平静时清波荡漾，暴躁时浊浪奔
涌。回头再望，小院前面就是如画的大山大
景，晨起时云雾缭绕如仙境，落日时雪顶金光
乍现，小小的瞳孔盛满那天然画卷，殊不知自
己已在此画中，还有那小院。

如今人已去，画仍在，画里的人儿事儿还
在延续。致敬，藏地建设者！

（作者单位：物贸公司）

藏地小院
梁 程

布里恩茨湖 邱义山 摄


